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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

师。1944年，我从当时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

转学，插班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二年级，

叶老师教我们电磁学。我在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

王淦昌先生是1925年叶老师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

系的第一届学生。据王老师说，一开始物理系的

老师只有叶老师一人，助教两人，即赵忠尧先生

和施汝为先生。所有的物理专业课都由他一人主

讲。我进西南联大后，有幸遇见了吴大猷老师。

吴老师的老师饶毓泰先生和叶老师、吴有训先

生、胡刚复先生被并称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四位

先驱。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

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

面的优秀青年助教各两名去美国深造。吴大猷老

师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

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

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

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所以，没

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

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

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经吴大猷和叶企孙两位老师的举

荐和帮助，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

说来凑巧，当时28年前，也即1918年，叶

老师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

学物理系，插班进大学三年级。1921年在杜安

（W．Duane）教授指导下，与帕尔默（H．H．

Palmer）合作，用X射线法重新测定了普朗克常

数h值(6．556±0．009)×10－27尔格秒（其不

确定值度为0.14％），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

公认为最精确的值，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年。

叶老师后来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

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北京、昆明执教。他创

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担任过物理系主

任、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又

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

委员等职。1937至1938年叶老师在天津积极参加

抗日救国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提供研

制炸药的器材、经费和输送有关技术专家。

叶老师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

对中国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

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时，邓小平

先生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

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

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

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祖国研制“两弹一

星”的科学家中，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

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

洽、周光召等，都是叶老师培养过的学生。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21

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来说，必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叶企孙老师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他在

1925年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是副教授，和两

位助教一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让清华大

学物理系名列全国前列。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

在1921年聘请密立根（Milikan）教授主持校务

后，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名校。当时的清华大学

物理系虽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相比，但当

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十年的

时间内，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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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现在看来，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

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

的加州理工学院相媲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

借鉴、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的。

叶老师去世后，留下几本青年时代在清华学

校学习时的日记（1915至1917年），很有价值，

兹从中举出两件故事：

1915年7月26日他在清华学校读完两年（相

当于今天的高中二年级），年方17岁，利用暑假

到上海求新机器厂及同昌纱厂参观。他在日记中

叙述了两厂的情况后，评论道：

“噫！海通以来吾国人屡受巨创，振兴实

业以富国之说，固人人能言之，而确有事功者不

数数觏。如朱君伯仲者，诚实业界中之鸿毛麟爪

也。惜朱君有志有为而无学识，经济一门，更少

研究，故两厂虽历十有余年，而赢余颇少。推源

其端，厥有二端。（一）厂基不广而分工太细，

故费用多而利息少；（二）各种机械求新厂均能

仿造而不能专精于一种，故材料人工不免滥用。

此二端虽龂龂于言利，实与工业之盛衰有深系

焉。盖百工所以厚生，而厚生非利不可。苟无余

利，国家何必岁费巨金以建工厂哉。予参观毕，

心有所感，爰泚笔以记之，俾后人之欲建工厂

者，可以览于斯文。”

当时，叶老师只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就如此

关心国家之发展，且能注意到办厂的经济效益问

题，可见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师，绝非偶然。

再说另一件事。当年清华学校很注重学生德

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求学生功课必须及格，体

育也必须及格，具体说如游泳，学校的游泳池宽

25米，每个学生都必须能横渡游过，否则不能毕

业。另外清华学校还重视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

养，要求学生自己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科学讨

论会，一般会员每学期得1分，主持者可得3分。社

会活动积分需积累达到学校规定的要求才能毕业。

叶老师1915年8月2日这页日记上写有他所拟

定的关于“科学会”的章程，其中如：“（四）

科学种类甚多，兹制定以下8种为本会研究之范

围：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学、地文、

应用工业、科学史。前6种本校所有，余如天

文、地质、重力等本校所无，不便列入，盖本会

用意于已有科学加以课外之参考，非欲躐等以求

高深也。”“（六）每星期六开会一次，会员轮

流演讲……”

该章程草案他附在7月31日写给同学刘树墉

的信后，与刘君商议组织“科学会”一事。

秋季开学后，叶老师邀集1918级同学10人于

9月18日成立一社团，定名为“科学社”(Science	

Club	of	1918)，选刘树墉为社长，通过了章程。

1916年1月15日，改选叶企孙为社长。从叶老师

日记可以看到，从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共

举行了讨论会11次，社员演讲的题目有：几何学

之基础、何谓力、天演学说之证据、关于森林卫

生、苹果之接种、生物与其环境之关系、废物利

用、中国造纸法及历史、江西之磁业、湖南水口

山之铅锌矿等。

由此可看出这些高中生的思想境界和知识

面，他们查阅文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

际，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得到全面发展，许多人

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作为“科学社”

主要组织者的叶企孙老师，则从此以后一直积极

参加和组织各种志在科教兴国的社会事业，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们的模范。

我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很遗憾再也没有机

会见到叶老师。1993年，叶老师的亲属在整理他

的遗物时，发现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老

师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原来

是我1945年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卷。这份考

卷用的纸是昆明的土纸。电磁学的年终分数由两

部分合成，一是理论考试部分（即这份考卷），

满分是60分，我的成绩是58分；第二部分是电磁

学实验成绩的分数，满分是40分，我得

了25分。两部分相加得83分。这份考

卷叶老师一直存藏着，直到他含冤去

世16年之后才被发现。当叶老师的侄

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叶

铭汉院士把这份半个世纪前的考卷给

我看时，我百感交集，叶企孙老

师的慈爱容貌，如在目前。

叶企孙老师是我的物理

启蒙老师之一，他在西南联大

给我的教诲和厚爱，对我后来

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起了

很大的作用。我非常敬仰他，永

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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